烈火本能寺解答

队伍：不穿内裤提高推理能力
队员：爱打电动的阿伟   吉吉国王  欧阳娜娜老公
红字为引用原文
黑字为推论

首先通过文中对现场的描述，
“屋内到处是喷溅出的血迹；中央，信长大人无头的上身倒在地上。”
我不认为信长和森兰丸在当时的短时间内，可以把一个干净的房间，伪造这样的现场，而且他们的影子被映在半透明的拉门上，门外的村上和泉一直看着他们。所以当时的现场一定有一个人被斩首了，现场的血迹是自然形成，不是伪造。那么在信长是假死的情况下，首先要弄明白房间中的尸体是什么身份。
“许多大名都会有影武者，这些人无名无姓，仅以特殊的代号称呼。他们对自己主公的行为习惯了如指掌，平日里可能只作为不起眼的侍从，关键时候却能假扮主公出现在战场鼓舞军心。”
“影武者最多做到与本人在身材上几乎完全相同，但关键却不在身材，而在面容。两个不同的人，面容绝不可能相同。”
“只见内室里摆放了大量精美的南蛮物，虽然我都叫不出名来，但光是观感上便觉华丽，且每个样式都有一模一样的数件器物，实在气派。”
通过上述文中的信息，我认为倒在房间中央的无头尸体，就是信长的影武者，二人身材相似，只需穿着同样的衣服，并在斩首后把影武者的头颅隐藏起来，便可瞒天过海。
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瞒过门口的村上和泉，实现互换的效果。
“前往外殿的路上，森兰丸向我解释道，信长大人后日要前往觐见天皇，正独自在内室试穿礼服。据说信长大人发现几套礼服背上的花纹穿在身上后一个比一个难看，没有一件满意的，现在正在气头上，大家现在都不敢进去打扰。因此只好让我在外殿先行等待，等日海名人也到了，再去禀报信长大人。”
“信长大人穿着靛蓝色和服，外面套着宽大而华丽的礼服外套，正跪坐在对门口的房间中央。听闻信长大人平日里就连对公卿贵族都不会过多恭敬，而今整装以待，想来可能是知道现在已是最后时刻，希望给自己一个庄重的谢幕吧。”
由上述两段鹿盐利玄、村上和泉证词可知，织田信长并不满意这次的礼服，但却在最后时刻身着礼服外套，结合“宽大”的描述，可以推测当时影舞者穿着和信长内搭一样的和服，紧贴在此时织田信长的身后，身形被宽大的礼服外套遮挡住了。
接下来就需要骗过已经退到门外的村上和泉一行，完成掉包诡计。
“于是，我们纷纷保持跪姿，看着森兰丸走上前拉上纸门。信长大人的身影保持着跪坐姿态，先整理了一下衣物，而后缓缓向左侧转身，以身体右侧面向我们。应是负伤的缘故，信长大人的动作显得有些迟钝。森兰丸则向后走到信长大人身后，手按着武士刀柄，担任介错人。”
以上可知，织田信长转身动作很慢，利用这段时间影舞者可以从礼服中脱身和信长上下平行。因为身材相似且村上和泉一行保持跪姿，真假信长在门上的投影此时是重合状态，导致门外的人并未发现“一人变二人”。
结合原文，“森兰丸身后约1米的距离处，有一个半人高的漆黑屏风。屏风的右侧，大致在森兰丸和信长大人之间的位置，便是那副南蛮具足”，可知开始介错前位置关系如（图1）。再通过原文，“信长大人的身影保持着跪坐姿态，先整理了一下衣物，而后缓缓向左侧转身，以身体右侧面向我们。应是负伤的缘故，信长大人的动作显得有些迟钝。森兰丸则向后走到信长大人身后，手按着武士刀柄，担任介错人。”
可知，信长的右侧身体更靠近门，森兰丸走到信长身后时，可以遮挡住南蛮具足投影，且可以为真信长脱身提供投影遮挡，如（图2）。
根据原文，“如今再见到，森兰丸已经长成比信长大人还要高大健硕的武士了。”信长可以借森兰丸影子和影武者影子的遮挡，小心走向具足[image: ][image: ]。信长提前对具足下面的箱子做了处理，箱子正面设计一个类似门的机关，外面可以打开，人钻进去之后可以关上。
同时在箱子朝上的那面，具足两腿之间的位置，开一个头颅大小的洞。因为村上和泉至始至终都没有进入房间，所以无法发现箱子被动过手脚。信长朗诵的同时影舞者开始切腹，信长自己打开箱子正面的机关，钻入具足下的箱子，从里面关上之后，再从具足两腿之间的洞，将自己的头颅伸出，架在具足的双手之上。
信长的所有动作都被具足和箱子的投影遮挡，不会映照在半透明拉门上，所以门外的村上和泉没有发现。信长的朗诵结束，即是动手的信号，森兰丸完成介错，影舞者的头随即将要落地。
“只见信长大人的头颅刚要落到地面时，竟突然从地面上腾空而起，直奔着那南蛮具足而去。”
“这位南蛮人给大家表演了一个木偶戏，两个木偶小人先是相互交谈，而后相互讥讽、攻击。这个戏讲的故事其实我没太看明白，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南蛮人能模仿出两种完全不同且都不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某种依靠嘴型变化的口技，但我后来仔细观察这位南蛮人的嘴巴后，发现嘴部全程几乎没有什么动作，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信长对南蛮物非常感兴趣，由此可以合理推测，信长可能利用了特殊的南蛮物，文中特别提到了南蛮木偶戏和南蛮腹语。南蛮人可以控制木偶完成复杂动作。
[bookmark: _GoBack]“森兰丸身后约1米的距离处，有一个半人高的漆黑屏风。”根据以上原文，推测南蛮顾问躲在了漆黑的屏风背后，只需提前在影舞者的头上绑好丝线，在森兰丸砍头后，便可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头颅，使头颅飞向具足方向。

“等我连忙甩头缓过神来，眼前的视线已经完全被正冷笑着拉开房门的森兰丸的身影占据。房门打开后，随着森兰丸一侧身，屋内的场景更是让我双腿发软，几乎要立刻瘫倒。”
“与其他房间一样，这是一间典型的和室，入口处较为窄小。”根据以上原文，在森兰丸开门时站在正门口，由于入口较为窄小，所以暂时挡住了村上和泉一行视线。这时南蛮顾问用丝线将影舞者的头，从具足脖颈粗大的开口处，拉到具足内部藏好。信长把头颅从箱子的洞口露出，南蛮顾问模仿信长说话，恫吓村上和泉一行，真信长只需闭好嘴巴即可。
“与此同时，一股灼热的气流向我袭来，我才发现整个内室在刚才已被森兰丸点燃，火势已经开始向周边的房间蔓延。”
“森兰丸拔出武士刀，在火光中怒吼着向我们扑来，我身边的武士们显然已经被吓破了胆。”
森兰丸通过放火和拔刀恐吓，给已经被无头具足吓傻的村上和泉一行人压上最后一根稻草，通过恐吓他们逃离现场，避免村上发现现场的玄机。
“信长大人已死的消息，加上恐怖的诅咒传言，使明智军的封锁开始变得松散。最终，本能寺外的人潮冲散了明智军的阵型，大门陷入混乱当中。”
最后，信长和森兰丸在处理了现场的机关痕迹之后，趁明智光秀大军大乱时，趁乱逃走。


其他细节
“他几次尝试给我递上纸巾擦汗，我却都无暇理会，只能轻轻推开。”
“此时，我看到森兰丸起身缓缓走向信长大人，在信长大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人在绝望之际真的会干很多无厘头的事情，比如这时的我，甚至开始端详起森兰丸走路的姿态以及腰间那把武士刀刀鞘上的花纹。”
这段原文讲的是信长不希望鹿盐利玄落败，想给予他帮助，但鹿盐利玄太过头铁，最后是森兰丸想了个办法，借助与信长耳语的机会，给鹿盐利玄提示。最后信长假死的诡计，可能也是森兰丸为信长构思的。
“我向森兰丸表示无妨。为缓解尴尬，我还跟森兰丸打趣说很想知道这几套礼服做的是有多么离谱，别人就算了，竟然能让信长大人气到连他都不敢待在里面嘛。
听到我的话，森兰丸神色一愣，好像十分诧异，冷冷地问我怎么知道他跟信长大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下子意识到玩笑开大了，连忙解释是去年我单独陪信长大人下棋的时候信长大人告诉我的。信长大人还说自己很信任身为御用棋士的我，因此让我知道这些也无妨。
森兰丸可能也感觉自己反应有些过激，尬笑了几声，向我表示自己先去周边巡逻，等日海名人到后再回来观赛。”
这段原文可能揭示了为什么在战国之后的历史上信长和森兰丸没有再出现，可能是二人有当时不为世人所接受的恋情，也许是因为看破红尘或者伤好以后局势已经不受控，二人趁着此次机会隐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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